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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齐白石的女弟子刘淑度，请同门师兄李苦

禅画了一本10开花卉册页，可裱画师傅却把它误裱成

11开，出现了一页空白。第二年盛夏，刘淑度找到李苦

禅，请他补绘一页。李苦禅虽然大病初愈，但毫不推

辞，挥毫完成了一幅“白月季”。

刘淑度拿到册页后赶到老师家中。齐白石一页页

翻看，赞赏不已，欣然题签，并且题诗：“苦禅画思出人

丛，淑度风流识此工。赢得三千同学辈，不闻杨子耻彫

虫。淑度女弟子持此属题。时己巳五月，同客旧京。

齐璜。”下钤“白石翁”白文印。

齐白石题罢意犹未尽，又反复翻看，忽然发现李苦

禅补绘那一开的题识——“此间空白本为表工误作，全

体看来殊不完美，乃补此帧以充阙如。民十八年夏，扶

病乍起，写并记”中，李苦禅将“裱”误写成“表”。于是，

齐白石提笔在“表”字上添了偏旁“衤”，同时在画面的右

侧，自上而下地题跋：“‘裱’字余为添上‘衣’旁。把笔错

误，余亦常有之事，未足怪也。白石记。”

1982年，刘淑度携《苦禅花卉册》拜访李苦禅。李

苦禅睹物思情，感慨不已，遂提笔又补写：“此册五十年

前为淑度三姊所作。淑度已年逾八旬，我亦如之。白

石师尚题字勉励，见之如梦想，永存之亦天趣之乐也。

壬戌初春，八五叟苦禅题记。”

后来，刘淑度将李苦禅的这一开“随感题记”，补在

册页后面，最终成为13开册页。第二年，李苦禅病逝。

1985年，刘淑度在临终前，将《苦禅花卉册》连同其他名

家字画捐赠给中国美术馆。

周惠斌 据《人民政协报》

齐白石为弟子改字

早在十六世纪，梵蒂冈图书馆即已有中文书籍收

藏。有资料记载，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德阿维兹曾于

1514年，向教宗良十世赠送了一批来自异国的礼品，其

中包括1部中文书。据梵蒂冈图书馆东亚部负责人余

东考证，该馆现存最早入藏的中文书籍，应是明嘉靖刻

残本《续资治通鉴节要》，约在十六世纪中期进入该

馆。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该馆已拥有4部中文

书。1623年，梵蒂冈图书馆又得到了原属于选帝侯腓

特烈五世在海德堡的藏书，其中包括《汉书故事大全》

等7部中文书，使得其中文馆藏超过了10部。在当时

的欧洲，中文书籍难得一见，该馆将其作为珍宝展示给

来访的学者，如法国著名作家蒙田于1581年访问该馆

时，即曾寓目。

1682年，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从中国返回欧洲，

携带了400余册的中文书籍。这些书籍为明末著名学

者徐光启的孙女许甘第大出资购买，委托柏应理进献

给教宗的。在收入此批典籍后，梵蒂冈图书馆成为当

时欧洲收藏中文古籍最多的图书馆。可资对比的是，

当时的法国王家图书馆仅有4部16册中文书，而以中

文收藏著称的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也不过藏有百

余册而已。

十八至十九世纪，入藏梵蒂冈图书馆的中文古籍

数量不多。较成规模的，仅有在1809至1814年间，收

入了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康和子带到罗马的文献，其中

严格意义上的中文古籍有50余部。1902年，传信部向

梵蒂冈图书馆移交了一大批中文古籍，这批古籍主要

为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的旧藏。傅氏在中国生活20

余年，购买了大量中文书籍，1722年返回欧洲时，所携

之书多达300余部、约4000册，数量超过了当时欧洲绝

大多数的图书馆。这批书籍后来辗转到达罗马，在傅

圣泽去世后收入传信部。约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

初，有一部分流散到欧洲其他国家，但今存梵蒂冈图书

馆的仍有180部左右。此外，传信部移交之书中，还包

括意大利望族巴尔贝里尼家族、意大利方济各会士余

天明，以及意大利汉学家蒙突奇的收藏品各数十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梵蒂冈图书馆又接收了罗马

大学教授华嘉（或音译为乔万尼·瓦卡）的中文藏书。

华嘉为意大利数学家、汉学家，曾于1906——1908年

间来华。其藏品多达三四百部，多数为清末民初的常

见版本，以数学为主的科技类典籍占了很大一部分，一

些还带有华嘉的批注。如《津逮秘书》本《梦溪笔谈》卷

十八所载有关围棋棋局变化之数的内容，其天头即有

华嘉用红笔所作的相应数字演算。

中文古籍如何走进梵蒂冈

欧洲腹地的“中国书架”
梵蒂冈图书馆与中文古籍收藏

梵蒂冈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小的国家，梵蒂冈图书馆却是世界最重要的

人文科学学术图书馆之一。梵蒂冈图书馆的前身为仅供教宗和教廷内部使用

的私人藏书室。约在 1450 年，教皇尼古拉五世决定将其对

外开放，并任命首位馆长。目前其藏品包括 8 万余种不同

文字的写本，160 万册纸质书籍（包括最早采用古登堡

印 刷 术 印 行 的“ 摇 篮 本 ”约 8700 部），此外还有硬

币、版画、绘画、照片等。其中中文藏品约 7000

种，1911 年之前刊印抄写的古籍有约 2000 种，是

欧洲收藏中文古籍最多的图书馆之一。 谢辉

梵蒂冈图书馆的现建筑整体呈三层结构，各层

功能划分清晰。地下室专门收藏大量古代纸莎草

纸，中层设有文献修复区域以保障藏品完好，顶层则

用于存放所有已拍照存档的手稿。

当前，梵蒂冈图书馆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

研究者。来访者持学术机构或专家签名的介绍信与

护照，即可通过梵蒂冈城南部的圣安娜门进入城中，

换取临时通行证后，再到馆中办理阅览证，以后便可

直接凭阅览证出入。阅览证长期有效，仅需每年注

册1次。在文献服务方面，图书馆为研究者提供多方

面支持。大部分中文古籍可在三楼的写本部与印本

部阅览室借阅，读者到馆后，凭书籍索书号提交预约

申请，通常1小时内即可拿到所需书籍。除少量已在

官网提前公示的不可借阅文献外，多数馆藏书籍均

对读者开放阅览。此外，梵蒂冈图书馆近年持续推

进数字化工作，目前已在其官方网站公布《史通》《博

古图》《广舆记》等多种文献的数字版本，让远在东方

的研究者无需跨洋，就能触摸到这些跨越时空的文

化遗存。作为欧洲收藏中文古籍数量最多的图书馆

之一，梵蒂冈图书馆历经数百年积累，不仅见证了中

西文化交流的漫长历程，更成为延续学术交流和对

话的重要纽带。 据《学习时报》

欧洲中文古籍收藏与利用的宝地

从时代上来看，梵蒂冈图书馆中虽然也有日本

平安时期（794 年—1192 年）写本《大般若波罗蜜多

经》、元至正五年（1345 年）泥金写本《大方广佛华严

经》等早期文献，但数量很少，绝大多数为明代中期

之后的版本。由于其并非系统收集而来，故藏品的

类型也不很均衡。尽管如此，其所藏仍具有鲜明的

特色和不容忽视的价值，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梵蒂冈图书馆中文藏品中的一大部分，为

明清之际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与了解西方知识的中国

士人，用中文撰写的有关西方科技、历史、哲学、宗教

的著作，学界称之为“西学汉籍”。这是研究明清中

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此类典籍在国内存量不

多，但传教士经常将其带回欧洲，故有相当一部分在

梵蒂冈图书馆保留了下来。如明崇祯二年武林超性

堂刻本《天主圣教圣人行实》，国内仅苏州图书馆藏

有一部，已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梵蒂冈

图书馆即藏有全本二部与抽印本多部。又如，明末

徐光启等纂修的《崇祯历书》，至清代被改为《西洋新

法历书》重印，崇祯年间的印本十分少见，梵蒂冈图

书馆即藏有《大测》《测天约说》等几个零种。刻本之

外，更值得注意的是传教士中文著作的稿抄本，最具

代表性者为法国耶稣会士白晋的《周易》研究未完稿

十余部。此外还有《坤舆万国全图》等传教士编绘的

地图、胡若望致傅圣泽的信件、《大秦景教流行中国

碑》的早期拓本等非书文献。

第二，梵蒂冈图书馆所藏中文古籍中，包含一些

稀见的品种和版本。如明末刻本《汉书故事大全》为

以两汉故事为题材的通俗历史小说，可能是依据《全

汉志传》《两汉开国中兴传志》等同类小说改编而成，

目前所知，世界范围内仅梵蒂冈藏一部。明刻本《东

鲁许先生文集》为明代前期名臣许彬的文集，《明史·
艺文志》曾有著录，但久无传本，梵蒂冈藏本也是存

世唯一的一部。明崇祯六年南京国子监刻本《孔圣

家语》，是根据万历年间吴嘉谟刻《孔圣家语图》翻刻

之本，同样未闻别处有藏。明万历种德书堂刻本《新

刊全相忠义水浒传》国内已无传，仅知德国德累斯顿

图书馆还有一部，与梵蒂冈藏本可能原为一书，后流

散为二。清康熙年间钤印本印谱《长啸斋摹古小

技》，国内仅中国国家图书馆与西泠印社各藏一部，

梵蒂冈藏本可能为最早传入欧洲的印谱类文献之

一。此外还包括一些名家旧藏，如明万历刻《九部经

解》本《尚书辨解》《毛诗原解》，钤有“曹炎之印”等印

章，乃清康熙年间常熟藏书家曹炎旧藏。明万历王

其玉刻本《周易古今文全书》钤有“孙氏万卷楼印”，

可能为明末清初藏书家孙承泽旧藏。清康熙刻本

《周易玩辞困学记》天头有朱笔批注，从其注文分析，

应为明清之际的歙县学者王艮旧藏。

第三，梵蒂冈图书馆的中文古籍，很多都曾被传

教士与汉学家收藏、阅读，有些还添加了批注。如

《周易本义》《关尹子》《玉堂校传如岗陈先生二经精

解全编》皆为傅圣泽旧藏，傅氏将这些书籍拆开，在

原书的各页间插入空白页，并作有中西文批注极

多。康和子旧藏的《周易说约本义》《纂序书经说约》

等，封面封底也有大量西文手写内容。这些注释是

研究傅圣泽等人汉学成就的重要资料。而傅圣泽

《论中国人及其学说之真正起源》、康和子《若干汉籍

浅探》等汉学著作，也与今存梵蒂冈图书馆的傅氏等

人的汉籍旧藏，具有密切联系。

梵蒂冈图书馆馆藏中文古籍的特殊价值


